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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荣

昨夜的梦里,我又见到文婆婆家的柿子
红了。

我幼时的快乐，总跟邻居文婆婆有关。
文婆婆的三间茅屋门前有株老柿子树和

一小块菜地。
她时常坐在门前的石凳上，望着阳光下

过往的路人，开心地笑着。
她门外隔着稀疏的杨柳是一条通往县城

的石板路。当路上传来赶街人密集脚步声的
时候，她已煮好半锅稀饭，坐在屋檐下听鸟
鸣，看风景。

“文老妈，走嘛，赶街买相因。”门前传来
一个女人的声音，她摇摇头，依然笑着。忽
然，她想起啥，边颤巍巍站起身边说：“等一下
哈。”颠着小脚走进里屋，不一会，捏着几张皱
巴巴的纸币，叫女人捎带点盐巴火柴之类的
东西，“你老太客气，回来再拿钱嘛。”不等女
人走脱，把钱递到她手里。“辛苦你哈，大妹
子。”她笑着露出仅有的两颗门牙。

那日，我跟着插秧的几个大人喊“文老
妈”的时候，刚好被割草回来的娘听见，她
一把拽我到墙角训斥道：“没得礼貌，你要
喊文婆婆哈，再这样喊老娘撕烂你的嘴！”
我小心翼翼地瞟着娘严厉的眼神，不情愿
地点点头。每次喊文婆婆，她就笑眯眯地
从怀里摸出一块糖递给我：“娃娃好乖，吃
糖哈。”她把“哈”音拖得很长，仿佛要让全
世界都知道她给了我糖吃，不过我觉得她
这样很亲切。

五岁时，娘吃过饭去了学堂；外婆喂完鸡
鸭，把我托付给文婆婆，上工去了。

走之前又到灶房拿了两块麦粑，交给文
婆婆，那是我的口粮。

我跟在文婆婆身后，她摸着我的小脑袋：
“小家伙，可不许乱跑，小心你娘打你屁股。”

我点点头，趴在磨盘上扯着文婆婆衣角：
“文婆婆，要不你给我讲个故事呗。”

文婆婆拿过蒲团，挨着我坐在磨盘边上：
“那就讲个《七仙女下凡》要得不？”

“传说呀，天上的王母娘娘有七个貌美如
花的女儿。有一次呀，她和七个女人在瑶池

喝酒赏花。”文婆婆绘声绘色地讲着。
“这天上还有人吗？我娘咋没告诉我

呢？”我歪着脑袋问。
“有呀，都是仙人，婆婆讲故事不准打

岔。”文婆婆斥道。
“王母娘娘警告女儿们不准私自下凡，和

凡人结婚，可是呢，最小的女儿被王母娘娘宠
坏了……”

婆婆渴了，去端瓢水来喝。喝完水又说：
“今天累了，明天再讲好不好呀！”

我喜欢蹲在院坝边看她吃饭时的神态：
她一手托着粗瓷碗，一手捏着半截煮红苕，喝
一口粥，啃一口红苕，然后细细地咀嚼着，面
部肌肉因咀嚼而抖动着。

文婆婆门前有棵两人合抱粗的柿子树。
春暖花开的时候，偌大的树冠开满浅白色的
花儿，点缀着有些破损的茅屋。文婆婆很少
出门，偶尔她也移步到我家院坝边，跟还未上
工的外婆唠嗑。更多的时候，她荷着小锄，在
院子边的菜地里除草施肥，累了坐到屋檐下
的石凳上凝视着那一树的柿花，仿佛一夜之
间就会结满红彤彤的果子。

我那时觉得奇怪的是：文婆婆的家里人
呢？我问外婆的时候，她把锄头重重地放在
墙边，一屁股坐在磨盘上喘着粗气说，“死了，
都死了。”我觉得文婆婆真是可怜，连家人都
没有呀！

那日，我跟在文婆婆身后，帮她拔菜园里
的杂草，累了就坐在屋檐下啃着难咽的麦粑，
文婆婆捏着小半块红薯问我：“见过你老汉儿
没？”我摇摇头，没有老汉儿的印象。文婆婆
吞下口中的红薯，慢悠悠地说：“你老汉儿工
作的地方比我大伢还远呢！”我满眼疑惑地望
着文婆婆，看见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忧伤：

“可惜我的大伢不在了。”
这之后，我就时常坐在柿子树下，盼望着

我的老汉儿早日归来，并且带着一大包好吃
好玩的东西。

秋天的时候，文婆婆门前的柿子成熟
了。远远望去，犹如茅草屋上挂着一树红灯
笼，红得诱人。文婆婆笑呵呵的颠着小脚请
队里的宋三娃赶来给她摘柿子。她颤巍巍地
站在树下，一边提醒三娃小心点，一边俯身捡

拾掉在地上的柿子。
等到晚上外婆收工回来，文婆婆提着半

篮子柿子过来，说让我们尝尝。我从篮子里
抓起一个就往嘴里塞，那柿子真甜，没有一丝
涩味。外婆怕我吃多伤胃，就把剩余的柿子
藏了起来。文婆婆呢，除留下少许晒成柿饼
外，其他的托人挑到县城去卖，补贴家用。我
那时特别羡慕文婆婆，不但有香甜可口的柿
子吃，还能卖成钱来买更多好吃的东西。在
那段生活拮据的岁月里，因为有了文婆婆的
柿子树，就特别地向往秋天，向往那一树红彤
彤的风景。

文婆婆的大伢在一次自卫反击战中牺牲
了，这是后来我在娘执教的村耕小上学时知
道的。

娘说：“文婆婆是军烈属呢。”我不晓得
军烈属有啥优待，只是我看见每个月大队会
定期给文婆婆送来米面好像还有钱。我后
来还在文婆婆里屋看到一本红彤彤的军烈
属光荣证。那一刻，文婆婆的形象一下子在
我心中高大起来，他是烈士的母亲，英雄的
婆婆。

那年冬天特别寒冷，文婆婆盘膝坐在屋
檐下，跟纳鞋底的外婆唠家常，我在旁边的长
凳子上做作业。外婆好像在说文婆婆有福气
啥的，文婆婆却说，他幺表娘呀，你知足吧，女
儿教书，女婿当工人，别取笑我这孤老婆子。
外婆陪着笑，扯开了话题。我听不懂她们说
什么，做完作业，拿着文婆婆给的糖，独自去
屋后小树林玩了。

不久后，文婆婆突然就离开了她的茅屋，
听说投奔她远房的亲戚去了。我问外婆：“文
婆婆还会回来吗？”外婆说：“或许还回吧！”

桃花开了，柿花谢了，直到柿树上挂满红
彤彤的灯笼，可文婆婆还没回来。

等到柿花再开的时候，一位跟娘的年纪
相当的女人带着三个儿子住进了文婆婆的老
屋，娘带我见新邻居，让我叫姨婆。

我傻傻地等待着文婆婆回来，她的《七仙
女下凡》还没讲完呢。但后来，再也没有见过
她。每年柿花开的时候，我就怔怔地坐在树
下，回想着文婆婆颠着小脚在树下捡拾柿子
时的样子来……

□陈建 文/图

（一）

西区金家村的风让她们风姿卓越
她们都挽着高耸的发髻
粉色连衣裙随风摇曵

交给大地的，都是善意的笑靥
带着梦幻，和十月的浸透
再次在溪流声中升起婀娜舞姿
所有的歌唱皆存于秋风中
几声低吟，在人群的穿梭里缓慢低迷
歌唱吧，只有阳光花城的阳光才能渲染
她们浪漫又如梦的衣襟和灵魂
空旷的原野，回荡着她们姗姗而来的碎步声
如梦如幻地活着，无关岁月和青春
此时啊，她们的人生落在我眼里便成了永远
落在夕阳下，便成了唐诗宋词

（二）

在金秋，她们撑着油纸伞翩迁而来
金家村的心因她们跳动得澎湃
盘旋的山路醒来，芳华的少女们
在她们身边留恋忘返，这是属于美好的定格
没有什么比粉黛乱子草的粉让人情不自禁
属于她们的美谁也夺不走
日子闪亮出甜蜜的年轮

（三）

时间在高处，粉黛乱子草在低处
她们诗一样的声音让金家村变得温柔
树上鸟儿轻啼了几声，拍翅飞走
不期而遇的梦幻粉，迷乱了这个金秋
我钟情于她们悄然无声的美和
缤纷时光中簌簌的粉，她们的芬芳
让我不能前行，风和我迷醉在她们怀里
肆无忌惮的粉在蔓延，向着辽阔的远方
花儿、阳光和鸟鸣
还有快乐的人儿 在这尘世间深情地行走

□但镗宏

这段时间蓉城大街小巷的桂花都开了，
或深褐，或淡黄，挂在树枝上，层层叠叠，空气
中时刻弥漫着浓浓的香气，沁人心脾。

出生成长在乡下，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
桂花这一物种了，并且第一次看到的便是“王
炸”。幼儿园和小学就读的九龙小学，是一座
由寺庙改建而成的乡村完小，校园正中教师
办公室（原寺庙大殿）前，台阶两侧各有一株
硕大的桂花树，均有三五人合抱粗，树皮老
厚、布满青苔，虬枝苍劲、树叶茂密，一到开花

时节树上便如雪满头，美妙气味飘出很远。
每天树下地面都被铺上厚厚一层落花，很多
人一袋一袋拾回去，晒干了缝制香囊或泡水、
泡酒喝。据说那两棵树均已有上百年时间，
有一棵有一年还被雷击了，断掉很大一根树
枝，形成刺眼的残缺。

如今学校已废弃多年，两棵见惯了世事
沧桑的桂花树应该还顽强地活着吧？

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时候，有一天，父亲
从外面带回来一株桂花树苗，种在了房前的
空地上。小树在我们的期盼中蓬勃生长，主
干正直，枝叶四散，通体自呈伞形，才五六年

时间就长了好几米高，并开始开花，香气也非
常浓郁。树下每年发出一些小苗，长到三五
十公分便有人来要了去种在自家房前屋后。
到2010年左右，树已长得非常高大，年年开
花，引来路人无数赞叹。后来全家搬离，不久
便有人以800元的价格把它买走了。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
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古到今
吟咏桂花的诗句堪称浩繁。“占断花中声誉，香
与韵，两清洁”，当此深秋时节，霜雾渐浓之时，
借了在省城挂职的机缘，又见桂花流金、香飘
云天，回首往事，于方寸间实不胜万千感慨。

□马晓燕

一
连日的暖阳，为冬日沉闷的蓉城增添了一丝温

情，心情也明朗起来，遂独自前往这座隐匿于成都
闹市中的千年古刹——文殊院。

文殊院是川西著名的佛教寺院，位于成都市
西北角，始建于隋大业年间，康熙三十六年集资重
建庙宇，改称文殊院，被誉为长江上下游四大禅林
之首。

沿着文殊院外的红墙漫步，驻足在那座黄色三
滴水式照壁前，照壁古朴庄严，壁心刻有“文殊院”
三个金字，系文殊院第一任住持慈笃禅师题写。午
后的阳光透过参天古木洒到石板路上，红墙青瓦
间，树影婆娑下，渐渐地，喧嚣慢慢消退，凌乱的心
逐渐静了下来，仿佛穿越在隋大业年间的光阴隧道
里，又仿佛走进了一个无尘的世界，思绪有些缥缈。

二
往里走，穿过天王殿，未想到殿旁还设有一免

费请香处，凡入寺游客均可免费领三炷香，这与很
多寺院里卖高香的情景很不同，不远处还有免费施
茶点，让人肃然起敬。

文殊院可以算是一座真正视金钱为身外之物
的佛教圣地，整座寺院几乎看不见功德箱，更不会
有人喊你捐香火钱。每天下午还有几场免费的寺
庙讲解，让游客更深入的了解寺院的文化和历史。
这座寺庙千百年来之所以香火如此浓郁，不仅仅是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最主要的还是文殊院的“纯
净”。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文殊院始终坚守着自
己的信仰，也让民众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

建于康熙三十六年的三大士殿，面阔五间，单
檐歇山顶建筑风格。殿内供奉观音、普贤、文殊三
位菩萨，故为“三大士”殿。大殿门联出自晚清成都
名流方鹤斋题：“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
了，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还是无生”。这副对
联充满了禅意。细思量，人的一生不过是短暂的存
在，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烟云，不能太执着，更不要
让一些累赘的身外之物成为包袱，这样方能轻松自
在，了无牵挂。只有觉悟到这点，方能远离执着，则
大智慧自然而生。

天王殿前那两株近两百年的古银杏满树金黄，
微风起，纷飞的落叶与古朴的建筑交相辉映，美轮
美奂，有种时空交错感，瞬时觉得文殊院的银杏也
充满了佛性。文殊院内有两百多株银杏，最古老的
树龄已有数百年。这些古老的树木在时光里雕刻
岁月的印记，静静地守望着四季的更迭，一半历经
风雨飘摇，一半在尘土里安详，挺拔的身姿庄重而
神秘，展现着生命的顽强与坚韧。它们把岁月凝结
在满是皱纹的粗壮树干上，无声地诉说着那苍劲的
古老传奇，让人心生敬畏，仿佛感受到那种超越世
俗的力量。

伫立在天王殿东西两侧两相对峙的三檐式钟
鼓楼前，此时，虽没有晨钟暮鼓声，但我仍用心闭目
聆听。“夜漏尽，鼓鸣则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东
汉蔡邕著作《独断》中的这句话在耳畔响起。晨钟
暮鼓警醒世间的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路
人！寺院的钟鼓声，有时就像指引苦海中追名逐利
的人迷途时的一道光，使他们不再沉溺名利，归悟。

三
柔暖的阳光透过树木,斑驳地洒在我身上,品

着寺院施茶点义工递过的热茶，心里明静且温暖。

长廊的墙上，每隔一定间距，就挂着一幅通俗
易懂的“禅语”。“心宽，争执就少了，心善，抱怨就少
了”“大事难事看担当，顺境逆境看襟度；临喜临怒
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有的“禅语”还配有
谐趣的画作。如果能悟透这些禅意，淡然处世，人
生便少了许多烦忧，世间想必更为和谐。

不觉间，已行至始建于1697年的大雄宝殿，但
见炉烟袅袅，飘渺随风散。大雄宝殿窗棂玲珑精
美，正殿前挂着“南无释迦牟尼佛”的匾，殿内供奉
着铜铸的释迦牟尼佛坐像，左右侍立为铜铸的迦
叶、阿难尊者像，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力和敬畏感。
大雄宝殿的门边有一个“福”字，被前来参观的游客
摸得色如金。殿前的蒲团上，一只灰白相间胖乎乎
的小猫头朝下在蒲团上睡着了，憨态可掬的模样惹
人怜爱。不知谁言语道：“这是一只拜佛的小猫。”
瞬间，便围拢许多游客，静静地好奇地看着这只虔
诚的猫咪。心想，生活在文殊院里的猫怕是也通佛
性的吧！

径直再往里走，便是说法堂。说法堂殿内墙壁
上“空林”二字为康熙御赐文殊院的墨迹。故文殊
院又名“空林堂”。说法堂门口那两个传说中能祛
病的镀金铜麒麟，千百年来被游客抚摸，却笑而不
语，吾静矣。

四
文殊院内文物、宝物众多。单是大小佛像就有

三百余尊，这些佛像有铁铸、铜铸，有石刻、玉雕、木
雕，还有脱纱、泥塑、彩塑的，每一尊都有各自的文
物艺术价值。从年代而论，有出土的梁代石刻，有
唐宋年间铁铸戒神，更有清代青铜铸像，还有缅甸
白玉佛像，个个栩栩如生，让人感叹古代能工巧匠
的非凡才能。院内所藏的佛陀舍利和玄奘法师顶
骨舍利尤为珍贵。

在文殊院珍藏的文物中，有一件特别的“袈
裟”，它就是被誉为“空林八观”之一的“田衣绚彩”，
又被称为“田妃袈裟”，是由明崇祯皇帝的田妃所
绣。绣工极为细美，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仍保
存完好。这田妃要搁在现代，那就是妥妥的一枚彩
绣达人啊！

这不由地让我想起那年八月在成都结识的一
位旗袍非遗传承人——“成都工匠”甘汶灵女士。
甘汶灵家族四代将百余年旗袍工艺薪火相传。作
为第四代传承人的她，坚守初心在一方小小的裁缝
台上，用无数个针脚钩织起漫漫传承路。她还自创
了“锦帛”非遗旗袍品牌，曾受邀作客央视，分享其
与旗袍间的故事。

五
出文殊院，便是与之毗邻的文殊坊，各种美食

乃成都一绝。
文殊坊街区汇集了老成都九街十庙、庭院艺坊

的文化精髓。青砖黑瓦、雕花窗棂、飞檐斗拱、脊檩
彩画、园林庭院、红木回廊，是川西建筑与民俗文化
的缩影。街区分布着院落茶坊、原织蜀绣、工艺剪
纸、收藏品摊等。若说人气最旺的，当属与文殊院
相邻的香园，内有雅席茶艺空间，琴茶香花皆有。
付了茶资，自取盖碗、热水瓶，找地方落座，再买些
瓜子、花生，禅茶一味，自有风雅，好不惬意。香园
内围炉小饮者颇多，静听水沸汩汩，静赏茶香袅袅，
热气升腾间，静享闲暇，品味漫时光，也品味人生。

千年文殊院，与滚滚红尘仅一墙之隔，却仿佛
两个世界。进入其中，仿佛穿越千年，城市的喧嚣
化为尘埃，内心宁静和谐。

□谢文峰

一条巷井，走着走着
就兵分两路了
深深的井底，一盏矿灯的温度
明晃晃地亮着
巷井的路，也跟着
高一脚矮一脚明亮起来
一条气喘吁吁冲往上山口
一条匍匐前往下部车场
两条路的会师
合围了煤层聚集的喜悦
攻占了上下切眼
一片火热，形成阵营
矿灯微弱的光芒，一束束地
往巷井深处挺进
路，一闪一闪，在日子里发光
从上而下
那些车水马龙、机器马达

揉碎了多少铿锵号子
一种豪情，铺开了另一条
没有太阳和月亮的光明
路，脚踏实地活着
汗珠长满额头，亮晶晶的思想
深入闪烁的煤层，滋养着巷井里
平平仄仄的歌声
那些力量坚韧不拔
那些柔情包裹着刚强
在矿井里
提炼一种豪情和铁骨的人生
那些路，分明是从艰苦的岁月中
走过来的
是从汗流浃背的日子里淌过来的
从头到尾喷洒着憨厚的激情
老实巴交的工装，包裹着巷道的人生
那些情节
是一块太阳石挨着另一块太阳石
它们在矿井里，挤着生活
日子，就迸发出火花

□麦子

秋，是我曾经写过无数次的回忆
从初秋的水到浅秋的渠
再到中秋果核深处的孕育
回忆一次，甜蜜就增加几许
秋渐深，树叶飘零随风起
落差过于强大的气候骤变让人措
手不及
早晚的低温被午后的艳阳嫌弃
秋风和秋雨开始上演江湖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的流逝
太多来不及说出的热爱都在枯萎
窗前，变形的光照没有方向
你，还好吗？
写好的书信依然只在桌上静默
每一眼，都看似你温婉的笑

粉黛乱子草

花间行走。

探访千年古刹文殊院

文婆婆家的柿子红了吗？

又闻桂花香

回忆一次，

甜蜜就增加几许

路，在巷井延伸

轻盈轻盈。。 （（周伟周伟 摄摄））


